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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与和解 ①

———对托尼·莫里森《天堂》中冲突的探析

董　梅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作为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第一部小说，《天堂》从１９９７年出版以来就获得评论家
和学者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通过分析偏见导致冲突、敌意深化冲突以及和解化解冲突三个部分，对比鲁比镇与女修

道院两个社区处理冲突的不同方式来强调和解在解决冲突中的重要性，从而凸显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只有摒弃偏见

和敌意，以和解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消解冲突，才能建造一个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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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莫里森是一位极为多产的黑人女作家，她的
小说几乎获得了所有主要的文学奖项。《天堂》是她在

１９９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写成的第一部小说，小说
通过对比鲁比镇和女修道院两个社区的不同命运来审视

天堂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天堂》中冲突的探析，试图分

析鲁比镇和女修道院两个社区之间解决冲突的不同方

式，阐明在冲突中摒弃偏见和敌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

和解的方式来化解冲突的重要性。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偏见导致冲突、敌意深化冲突以及和解化解冲突。

１　偏见导致冲突
鲁比镇的居民一心想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社区。在

鲁比镇居民的眼中，鲁比镇是一个安全、美丽且繁华的小

镇。他们神化自己的历史，固守传统，一味排外。鲁比镇

居民试图通过复制凋敝的黑文镇的模式来建造一个乌托

邦式的纯黑人社区，鲁比镇年长者思想僵化和刻板，其内

部种族偏见泛滥。因此，在鲁比镇井然有序的假象下，鲁

比镇并不安宁，恰恰相反，鲁比镇内部因偏见而充满了各

种冲突。

１．１　僵化刻板导致冲突
僵化（Ｒｉｇｉｄｉｔｙ）与刻板（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是偏见的两种表

现形式。心理学家贝斯黑莱姆在《偏见心理学》一书中提

到，“僵化意味着在解决一问题或任务时，相对来说，不能

从一种思想方式或者假设转移为另一种思想方式或假

设。”而“刻板”在《简明牛津英语字典》的定义为“没有变

化地继续进行或不断重复某事。”［１］鲁比镇的年长者思想

刻板僵化，固守祖先的传统，对新思想与新观念抱持偏

见。这种对待新事物僵化刻板的态度最终导致鲁比镇年

长者与年轻人之间冲突的发生。

鲁比镇家长制的传统使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冲突不

断。年长者神化他们祖先开创家园的英勇事迹，固守祖

先们的传统不求改变。年长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祖

先的事迹，他们“危险的对峙，机灵的躲闪。承受、智慧、

技巧和力量的证明”［２］。而鲁比镇的年轻人对年长者家

长制的作风以及他们因循守旧的思想不屑一顾。在鲁比

镇各种冲突中，最为激烈的冲突是围绕作为鲁比镇先辈

艰辛开创家园象征的大炉灶而展开的年长者与年轻人之

间的冲突。鲁比镇上的年长者对挑战他们权威和他们立

下的规范的年轻人极为愤慨。当鲁比镇居民召开集会澄

清大炉灶上的铭文时，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发生了激烈

的冲突。冲突围绕着大炉灶上铭文的争议，到底是“当心

他皱起眉毛”还是“是他皱起眉毛”［２］。关于大炉灶上铭

文的争议“实际上体现了保守与改革两种观念的分

歧。”［２］在小说的最后，鲁比镇的男人袭击女修道院之后，

曾经作为社区团结象征的大炉灶，倾倒到一侧，年轻人将

大炉灶上的铭文改为“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２］。大炉灶

上铭文的改变表明年轻人对年长者家长制以及他们因循

守旧的反抗。

１．２　种族偏见导致冲突
根据贝斯黑莱姆，“种族偏见（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就是一

种美化自己种族团体而贬低其它种族团体的倾向；通常

包含一种不言而喻的意见，认为自己种族团体是处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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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同心圆的中心。”［１］鲁比镇的居民认定浅肤色黑人血

统受到“污染”而歧视孤立他们，这种种族偏见最终导致

“八层石头”（肤色纯黑的黑人）和浅肤色黑人之间的

冲突。

鲁比镇的先辈们曾在自己种族领域内遭到排斥，在

鲁比镇年长者眼里，这不仅将鲁比镇先辈驱赶出他们的

住所，而且羞辱了他们的种族。被自己种族的人拒绝的

辛酸给鲁比镇的居民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也成

为鲁比镇将自身与外界隔离，保持种族纯洁性的源头。

一味追求种族血统的纯正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并且引

发了“八层石头”和浅肤色黑人之间的冲突。罗杰·贝斯

特由于娶了浅肤色黑人女子为妻而在鲁比镇备受歧视，

连他们浅肤色的女儿帕特以及外孙女比莉·狄利亚都在

鲁比镇抬不起头。贝斯特一家正是这种种族偏见的受害

者。比莉·狄利亚因３岁时“当街脱掉短裤”［２］而受到鲁
比镇“八层石头”的鄙视。

２　敌意深化冲突
鲁比镇是一个有着深厚且复杂历史的小镇。鲁比镇

的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奴隶制时期，其先辈多次受到种族

偏见与歧视的困扰。女修道院是一处聚集着一群逃离她

们破碎生活的受伤女人的避难所。两个社区之间的矛盾

是整部小说的主线。当鲁比镇因隔绝自身、顽固守旧而

日渐衰败时，鲁比镇居民认定是女修道院罪恶的女人们

败坏了风气，并将他们的灾祸嫁祸于这些无辜的女人们

身上。他们对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充满敌意，这种敌意加

深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成为

替罪羊。

２．１　冲突中的杀人犯
根据心理学中的驱力理论，外在环境（比如挫折感，

令人不悦的环境条件）会引发伤害他人的动机，因而产生

了侵害他人的行为。１９３９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Ｊ．多拉
德、Ｎ．Ｅ．米勒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提出了“挫折———
侵犯假说”（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攻击
行为是挫折的结果。米勒于１９４１年在《挫折———侵犯假
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

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３］当鲁比镇的男

人们无力阻止鲁比镇的衰落，无力解决自身内部的各种

问题时，他们将灾祸归罪于女修道院的女人们。

鲁比镇的男人们憎恶女修道院女人们奇异的着装并

鄙视她们轻佻的行为。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在胳膊、耳

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上都挂着装饰物；她们在卡迪拉

克后座上互相亲吻；她们中的有人在公共场所互相打

斗。”［４］在鲁比镇男人们眼中，所有这些行为在鲁比镇都

是不被容忍且从未有过的。他们将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描

述为“妓女”和肮脏的“烂泥”［２］。他们像“粪堆上的苍

蝇”一样腐坏鲁比镇的居民。在鲁比镇的男人们看来，除

了给鲁比镇带来坏影响之外，这些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威

胁了他们的男权，因为她们不需要男人。根据“挫折———

侵犯假说”，受挫者往往寻求比自己弱小的人作为“替罪

羊”，向其发泄挫折感。鲁比镇的男人们面对挫败，将镇

上的灾祸和麻烦全都归罪于这些女人：他们认定这些女

人藏起了婴儿，因为阿涅特生的孩子消失不见了，而斯维

蒂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但未曾有人见到婴儿。她们不合常

规的行为败坏了鲁比镇的年轻人。比莉·狄利亚自从在

女修道院瞎混以来，就将她母亲推倒在楼梯上。他们甚

至将一个鲁比家庭中同时出现四个生病的孩子归罪于这

些女人。正是基于这些毫无逻辑的理由，鲁比镇的男人

们将自身的挫折感发泄到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身上，在一

个黎明突袭并杀害她们。因此，鲁比镇的男人们无一例

外地将自身的不幸归罪于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成为了冲

突中的杀人犯。

２．２　冲突中的替罪羊
《圣经》中替罪羊的隐喻与独裁人格理论（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

ａ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紧密相连。独裁人格理论由 Ａａｌｏｎｅｎｏ等人
提出，指怀有偏见的人把自己的过失归咎于别人，那些受

责难的人“就承担了那些怀有偏见的人的罪过，因而成了

他们的替罪羊，而怀有偏见的人有意想驱赶他们。”［１］鲁

比镇的男人们将他们镇上的一切灾祸都归罪于女修道院

的女人们，指责她们败坏了风气。当这种怒气无处释放

时，他们找到了自身罪责的替罪羊———女修道院的女

人们。

面对鲁比镇内部的灾祸及其日渐衰败的迹象，鲁比

镇的男人们不是通过审视自身来寻找原因，反而对这些

无辜的女人们怀有偏见和敌意，将一切问题愚昧地归咎

于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身上。当灾祸降临于鲁比镇而鲁比

镇的男人们失去控制时，这种敌意与愤怒最终以杀害女

修道院女人的方式得以释放。“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

经构成证据……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一件事就是在

女修道院中。”［２］每个参与杀害的鲁比镇男人都在寻找一

个他们个人或家庭烦恼的替罪羊。比如，威士顿·普尔

在他两个儿子为比莉·狄利亚互相杀害对方后对女修道

院的女人们怀恨在心；阿诺尔德和杰弗逊·弗利特伍德

将他们四个孩子的生病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巫术；斯

图亚特将第肯和康妮的风流韵事视为一种家族荣耀的威

胁。鲁比镇男人们遭受的挫折最终导致他们残酷杀害这

些无辜的女人们。当他们无力阻止鲁比镇的衰落，无力

解决两个社区之间的冲突，他们的无能和软弱最终导致

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成为他们自身罪行的替罪羊。

３　和解化解冲突
与鲁比镇不同，女修道院是一座“开放的房子”，聚集

了不同种族和身份的女人。女修道院为任何需要帮助的

人敞开大门。自从女修道院接收第一位受伤的女人玛维

斯后，女修道院从此演变为一座受了身体或精神伤害以

及那些没有住所的飘泊流浪女人的庇护所。这些女人陆

续加入这座女修道院，她们有着不同的个性，却有着因男

人的冷漠无情而饱受伤害的类似经历。虽然她们经受自

我内心冲突以及个人之间冲突，但这些冲突最终通过和

解的方式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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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自我内心冲突的和解
玛维斯生活在一个父权制传统的社区，“超我”要求

玛维斯牺牲自我，忍受压抑与恐惧服从丈夫，遵循社区内

部父权制的“道德原则”，而“自我”要求玛维斯面对自己

遭受奴役的客观现实，分析现实的条件和自我的处境，以

找回内心的安宁。因此，她内心渴望挣脱父权制的束缚，

摆脱现实的处境，找到自我。弗洛伊德认为，防卫是正常

人格的一部分，当焦虑发生时，一个拥有健全人格的人能

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加以防

卫［５］。玛维斯是一个遭受丈夫和社区冷漠对待的女人。

玛维斯的一对双胞胎意外死亡之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

的艰难处境。玛维斯的丈夫弗兰克视她为一件个人财

产，并且阻止她与其他女人结交为朋友。玛维斯本想更

多地了解佩格，“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

成友情。”［２］他甚至称她是“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２］

更为糟糕的是，她的邻居们对玛维斯的艰难处境不仅视

而不见，而且态度异常冷漠。这种冷漠可以在小说第二

章的开头明显地体现出来：“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

高兴。”［２］玛维斯渴望挣脱丈夫的奴役，却因为恐惧而忍

受着丈夫的奴役而未做出任何行动。当玛维斯遭受丈夫

的蔑视和邻居的冷漠对待，意外“杀”死她的双胞胎，害怕

丈夫怪罪而内心焦虑不安时，她的内心冲突开始凸显：是

继续做一个受奴役的家庭主妇还是逃离水生火热的生

活，变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女人。最终，她通过

“撤退”（逃离她充满压抑与恐惧的家来到女修道院）而非

“压抑”（继续作为一个饱受奴役的妻子）的方式来自我防

卫。她最终选择逃离她饱受奴役的家，将自身困境与内

心渴求达成和解，这些冲突才得以消解。

３．２　个人之间冲突的和解
尽管女修道院是一个聚集着一群受伤女人的庇护

所，但其内部并非毫无冲突。事实上，她们都曾饱受恐惧

与压抑的折磨，并且都有一段辛酸的过往。她们的生活

几近一团糟，女人们之间也有各种矛盾和冲突。然而，她

们在康瑟蕾塔的引导下经受了精神洗礼，最终学会了互

相关爱和理解，用和解的方式消解了冲突。

在这部小说中，玛维斯和吉姬之间的冲突体现得最

为明显。对于玛维斯来说，作为一个“逃犯”，虽然她受到

了女修道院的庇护，而且她似乎也把女修道院当成了真

正的家；但玛维斯对自己作为抛家弃子的“逃犯”身份仍

是一块她不愿揭露的伤疤。而吉姬经历了家庭的破

裂———父亲的终身监禁、父母的离异以及母亲的再嫁；并

且，她曾亲眼见证白人当局对黑人的压制和迫害———一

名黑人小男孩成为他们迫害下的受害者。这些创伤记忆

根植在她脑海，对她无拘无束、胆大放肆个性的形成有着

重要影响。吉姬表面上是一个鲁莽轻佻的女人，但实际

上她内心极其脆弱无助。因此，对于吉姬来说，这种冲突

与打斗似乎是发泄过往伤痛的出口，是一种自我保护。

当吉姬触及到玛维斯的伤疤时，一场不可遏制的冲突便

由此引发。

然而，尽管女修道院的女人们之间有言语甚至肢体

冲突，但她们最终在康瑟蕾塔的引导下告别了她们过去

的伤痛记忆和争吵不断的生活。通过回顾自身痛苦的过

往，康瑟蕾塔认识到与自身及他人和解的重要性。康瑟

蕾塔让这些女人们以“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的“喧嚣的

梦”的形式讲述她们不敢言说的过往［２］。尽管她们承受

着痛楚，每个女人“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

中。”［２］“‘喧嚣的梦’使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懂得了相互理

解和关爱。她们开始互相扶持以面对过往伤痛的经

历。”［６］这些女人们在身体和精神、过去与现在以及自爱

与他爱之间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不仅使她们从过往的

伤痛中解脱出来，而且消解了她们之间的冲突。

４　结　语
本文对比了鲁比镇与女修道院两个社区对待冲突的

不同态度和方式，以此说明和解在消解冲突时的重要性。

对于有着家长制传统的鲁比镇，从内部方面看，因鲁比镇

年长者的历史偏见，年长者与年轻人发生激烈冲突，又因

鲁比镇居民的种族偏见而导致“八层石头”与浅肤色黑人

之间冲突不断。从外部方面看，鲁比镇因无力控制小镇

日益衰败的局面，将镇上一切灾祸归罪于女修道院无辜

的女人们身上，对这些女人的敌意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冲

突，最终导致她们成为鲁比镇男人们自身罪行的替罪羊。

然而，女修道院却是一个不分肤色与身份、接收任何受伤

女人的避难所。玛维斯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了自我内

心之间的冲突。女修道院女人们之间的冲突最终也在康

瑟蕾塔的引导下以和解的方式得以消解。从而凸显了这

部小说的主旨———只有摒弃偏见和敌意，以和解和开放

的心态来消解冲突，才能建造一个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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